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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尚

七夕会

据说，语文课本中杜牧的《山行》一
诗中“斜”字的读音跟从前不同，现在标
音为xie，一时激起许多家长的“愤怒”。
他们表示，小时候老师就是教他们读xia
（音霞），现在真的没法辅导孩子了。

其实，这个字的读音问题并不那么
重要，而且也是没有彻底解决的办法的。
有一部分坚持认为“斜”应该读xia

的人，不知道从哪里听来一个说法：“斜”
字古音就是读xia。其实这个说法是不
确切的。根据现代音韵学家的研究成
果，“斜”的拟音既不是xie，也不是xia，
而是 zia或 sia
（根据《广韵》，
斜是似嗟切，这
里方便起见，改
用西文字母模
拟近似的读音，下同）。在这首诗里，
“斜”字读xie固然读起来不押韵，但是读
xia也未必就是好的解决办法，因为那样
无非是按照普通话的读音暂时让“斜”和
“家”“花”押上韵了，但如果真的要按照
古音来读，那么“家”应该读ka（音喀），
而不是普通话里的“家”，而且严格来说，
这里的a音，跟我们普通话里的“啊”音
也不完全对等，这里不详细展开。
其实，南宋的朱熹在注释《诗经》《楚

辞》时就遇到过不押韵的问题，
他就在注释里把许多韵脚上的
字改读成另一个音，后人将这种
做法归结为“叶韵”（叶，读音如
协，就是凑韵的意思）。明清的
音韵学家对古音知识有了更多的掌握，
就批驳朱熹的这种做法不合理。理由很
简单，既然你把一个字的读音改成古音，
理论上应当全篇都按照古音来读，不能
只是押韵的字读古音。而且，一首诗中
的某个字，在押韵的地方改读古音，而在
不押韵的地方仍然读今音，这种做法在
逻辑上不能自洽。
语文课本中读音跟从前不同的，还

有贺知章的《回乡偶书》中的“衰”字。据
说从前读cui（音催），现在读shuai（衰本
字），其中一个原因是读cui可以跟前一
句的“回”字押韵。可是这么一读，它跟
末句的“来”字又不押韵了。这就成了一
个两难的选择题。
有趣的是，李商隐的名作《乐游原》，

韵脚是“原”和“昏”，按照古音，“原”读

niwen，昏读huen（根据《广韵》，原是愚袁
切，昏是呼昆切），按照普通话读也不押
韵。但我从来没有听到有人提出在这首
诗里要“叶韵”的。这大概是因为“原”和
“昏”都是前鼻音，大致上还算押韵。可
即使按照《诗韵新编》的“十八韵”，这两
个字分属于寒部和痕部，也是不能相押
的。为什么有些诗要“叶韵”，有些诗就
不要“叶韵”呢？
实际情况是，用“叶韵”的办法，不能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有些字的古音，既
不是普通话的读音，也不是“叶韵”之后

的读音，而是第
三种读音。所
以有时候采用
“叶韵”的办法，
实际上是凭空

造出了一个非古非今的读音，这是很不
可取的做法。如《离骚》里有两行按理应
该押韵的句子，“恐年岁之不吾与”“夕揽
洲之宿莽”，至今还有人将“莽”字读成
mu（音母），这是沿袭了朱熹在《楚辞集
注》里的“叶韵”法，为了让“与”和“莽”押
韵，就将“莽”注音为“莫补反”（按平水
韵，“与”属六语，“补”属七麌，大致上可
以通押）。但根据现代音韵学家的研究
成果，这里的“与”应该读jia，而“莽”应

该读ma，也就是说，这两个韵脚
跟普通话里的读音没有太大关
系，是第三种韵脚，用“叶韵”的方
法就是非古非今的臆造了。
所以问题的症结在于，若只

是从普通话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结
果就是谁也说服不了谁。我认为，这些
字的读音问题是无所谓的，我们不妨宽
容一点地认为，按照普通话的读音也不
算错。因为一千年甚至一百年以来，语
音都在变化，从前押韵的，现在不押韵
了；这就好比南方人用他的方言写的诗，
北方人按他的方言来读就可能不押韵，
这是无可奈何的。当今的讨论应该建立
在承认许多古今字的读音并不完全相同
的基础上，先让我们的孩子按照普通话
正常来读，然后让他们明白这些读音都
是“权宜”的，虽然现在读起来不押韵，但
古人读起来是押韵的。理解这个原则，
比规定个别字的读音更为重要。正如我
们学习语文，学的不只是个别知识点，而
是知识背后的整个语言文化。

黄福海

“石径斜”到底怎么读

为围棋设立一个地方
法规，有点像天方夜谭。
为具体的体育项目，制定
地方法规的，笔者实为闻
所未闻。然而最近浙江省
衢州市为围棋立了法，我
真是被惊到了。
《衢州市围棋发展振

兴条例》洋洋七大章，除总
则、附则之外，其余五章包
括“保护与传承”“教育与
普及”“交流与提高”“融合
与发展”“法律责任”。条
例先经衢州市人大常委会
批准，又于2021年11月
25日经浙江省人大常委
会批准，成为正式的地方
法规。

条例规定：围棋发展
振兴遵循政府主导、社会
参与、协会支撑、保护弘扬
和融合发展原则；各级人
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围棋的
领导并履行明确的职责；
体育、文化和旅游、教育、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财
政、规划、卫生健康、公安
等主管部门各司其职，做
好围棋相关工作；各级人
民政府应当加强烂柯围棋
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市教
育主管部门应当将围棋文
化融入地方课程，并将围
棋培训课程列入教师培训
学分登记范围；幼儿园、中
小学校应当结合学校特点
开设围棋课程；鼓励高等
院校和中职学校开设围棋
学院或者围棋专业，承担
定向培养围棋教师、开展
围棋科研，鼓励学校成立
围棋社团和组建围棋队
伍；支持国家围棋队衢州
训练基地建设；推进衢州

国际文化交
流中心建设，
建成集世界
围棋竞赛、文
化交流和训

练为一体的示范基地；市
人民政府应当将围棋人才
纳入市高层次人才分类认
定目录，对围棋人才在就
业、入学、落户和购房等方
面给予优惠和便利；制定
衢州围棋甲级队发展规
划，加强人才梯队培养、储
备，提高甲级队整体实力；
支持衢州参加全国性围棋
赛事，建立“烂柯”系列围
棋赛事体系，举办“烂柯
杯”世界围棋公开赛、世界
人工智能围棋赛、中国围
棋之乡联赛、打造“烂柯”
系列围棋赛事品牌。

以上十二条，是笔者
的浏览拾萃。虽已经过精
简，仍然显得很长。我不
敢奢望读者能够记住全
文，因为连我自己都记不
住。那为什么要写？首先
是对敢为人先精神的敬佩
而予以弘扬。其二，万一
有意仿效的，算是提供了
一个样本，随时可以检
索。其三，接着要介绍衢
州的实际作为了。发个安
民告示，知其依据是什么。

烂柯山世界围棋公
园因地制宜，旨在打造集
游学集训、研学教研、文
创美食、接待服务、展览
藏馆等业态于一体的围
棋主题文旅综合园区。
总投资12亿元，用地约
287亩，总建筑面积约11
万平方米。目前正在顺利
推进中。
“衢州烂柯杯世界围

棋公开赛”从2022年推
出，冠军奖金高达180万
元。至2024年8月，已经
成功举办过两届。而
2025年的第三届第一阶
段已在上述的烂柯山世界
围棋公园内举行。去年第
二届决出16强后，16强至
决赛2强的争夺，曾移师
新疆阿克苏所辖的乌什县
进行。中华文化润疆乃是
光荣的使命。而衢州与乌
什又是对口援建单位，一
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
2025年还举办了首届“烂
柯杯”中国—中亚围棋邀
请赛，来自哈萨克斯坦、吉
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
坦、俄罗斯、蒙古国、越南、
老挝的7支队伍与新疆的
2支、衢州的1支队伍一同
欢聚衢州。

葛玉宏围棋道场（葛

道）2008年成立于北京，
是集启蒙、高段教学、师资
培养、教材研发、国际交流
于一体的围棋集团。国家
围棋队众多世界级棋手曾
经受惠于葛道，其被坊间
昵称为“围棋界黄埔军
校”。葛道在德国柏林、奥
地利维也纳分别设
立了分校，所以成
为欧洲围棋联盟唯
一指定的中国训练
基地。2022年5月
16日，葛道乘着“条例”正
式实施的东风南迁衢州。
而今年全国围棋定段赛
中，衢州葛道共有9位同
学成功定段，一举与杭州
棋院并列年度定段冠军，
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提起杭州棋院，它另
一个响亮的名字是“中国

棋院杭州分院”，于2004
年正式批文成立。这是中
国棋院唯一的分院。分院
成立之后，组织机构健全，
资金充裕，教练力量强大，
其优势很快体现在定段赛
中。2022年的青少年组
取30名入段，结果分院入

段竟达27人！业
内一面惊叹，一
面也有培训机构
无奈提出强制减
少分院参赛名额

的动议。与分院争夺入段
人数，这是此前大家连想
都不敢想的。并列定段冠
军，这个结果很幽默，为传
统强队和追赶者留下了回
旋的空间，比输了赢了更
让人津津乐道。

衢州围棋未来可期，
让我们拭目以待！

华以刚

围棋地方法规
九月开学，从电台里听到讨论老师提高教学质量

的问题，使我想起四位终生不忘的老师。
第一位是在抗战时期，我在嘉定练西小学读二年

级，教语文兼班主任的是李惠英老师。她中等身材，单
眼皮，眼神炯炯，对学生既关怀又严格。一天放夜学
了，同学们都回家了，唯独叫我留在教室里。她说：“你
毛笔字写得比以前差了，白相心太重，心不在焉。现在
你静下心来，补写四张九宫格大楷毛笔字，及格了放你
回家。”我一听，这是关夜学呀，多难为情？我低头不
语，红着脸，埋头书写。总算过关了，李老师又谆谆教
导说：“古人说：见字如见人。今后不论写字做事都要
认真，不能马虎。”李老师的这些话，我终生不忘。

第二位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我考入嘉定中学初中，
也是一位语文老师，姓戴，是位老先生，
高个子，穿长衫，脸有斑点，瘦长型，像个
“老学究”。但他板书与众不同：拿起粉
笔先在黑板前空画几个圈，找个落笔点，
再从课文中拣个生词“惊涛骇浪”写在黑
板上，啊，写得像毛笔字那样清秀、刚劲、
有力，如博物馆里悬挂的名作，令人佩
服。下课后，一打听，原来是前清的秀
才。戴老师的书法，我终生不忘。

第三位是我在嘉定中学读高中时，
上生物课的李石鲸老师。他年轻清癯，
中等身材，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声音洪
亮。那天，他讲猎人枪打黑熊的故事：当
黑熊站立起来时，胸脯有块白毛，这是心
脏部位，猎人抓住时机举枪“啪”的一声
击中白点，那熊必死无疑。他讲得活灵
活现，我们听得津津有味。不料意外发生了，“啪”的一
声——不是黑熊倒下了，而是他的眼镜掉下了。他忙
蹲下来寻找，摸到眼镜戴好后立刻站起来又讲课了，犹
如没发生过任何事故。我们也从惊呆中醒过来。对李
老师那处变不惊的风度，我终生不忘。

第四位是1956年我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
中国近代史的彭明老师。有次他讲到帝国主义列强欺
凌中国，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时，声泪俱下：“弱国无外
交啊！”我们被感动得热泪盈眶，爱国情怀涌上心来。
后来我从人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上海戏剧学院教中
共党史课，有了问题去信请教彭老师，他有问必答，诲
人不倦。彭老师的教导我终生不忘。

人的一生不能没有老师，人的一生会有众多的老
师。中国历来有尊师重教的传统，要珍惜这一份精神
财富。虽已年近九旬，我仍难忘这些老师，并愿与时俱
进，不辜负老师们的言传身教之恩。

舒
志
超

终
生
不
忘
的
老
师

夜游江南，历来风雅。
江南的夏夜，舒缓而惬意，

古镇、园林描摹其轮廓，小桥、流
水带来氤氲水汽。暮色盈窗，灯
光从模糊到明亮，夜顺着黛色的
檐角轻轻滑将下来。“时有微凉
不是风”，最妙当数有风的夜，形
式不拘。比如“荷风送香气”，由
远而近，沁人肺腑。

与荷有约入江南。乙巳年
的苏州夏日，起风了。原本流行
于小众文艺青年圈子里的荷花
市集频频上了热搜，为荷而来成
了新风尚。与此同时，一股绿茵
场上的旋风，也在这个盛夏被彻
底点燃。相关话题充盈着苏州
的街头巷尾，从工作日的蓄势待
发，到周末夜晚的全城狂欢。一
场被网友趣称为“苏超”的江苏
城市足球联赛，为江南的温婉与

浪漫注入一
份激情与

酣畅淋漓。
夜游江南，首选园林。苏州

的古典园林，也在此时特意延长
开放时间。园林夜花园，似一首
悠扬的江南夜曲，其中一半要归
功于光、音、气等科技媒介的加
持，另一半自然是清风、明月似
故人来。一年一度的荷花节，流
连在一
个个听
着便诗
情画意
应景的
亭台楼榭中：出远香堂，过荷风
四面亭，再经曲桥、连廊来到藕
香榭，这是拙政园赏荷的传统路
线。夜色下，熙熙攘攘的游人早
已退去，灯光慢慢勾勒、烘托，赏
荷更似闲庭信步。若得明月上
檐，明晃晃，便多一份静谧。在
藕香榭前的美人靠上小憩，看年
轻的昆曲演员挽着水袖施施然

而过，带来荷香阵阵。风生袖底，
月到波心，俗虑尘怀，爽然顿释。
园林之外，却是另一番景

致。市声喧阗，霓虹闪烁。登上
环古城河的游船，舱室内空调雅
座，评弹之声弦索叮咚，潺潺流
水般。运河两岸，流光溢彩，影
影绰绰。古老运河载着厚重历

史与文
采 风
流 ，更
载着今
夏“ 苏

超”燃起的如火热情。在相门码
头登岸，远远便能听到此起彼伏
的呼喊声，原来这边足球夜市正
酣。巨大的幕布挂在城墙上，
“苏超”的实况直播投影其上，古
今相辉映，延伸出“清风明月本
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外的别
样画意诗情。游客急急落座，又
时不时往两侧的市集进进出

出。美
食 、佳
酿还有各种苏式的手工，皆融于
“苏超”主题之下，市井烟火气，
最慰游人心。
“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

秋”，已到白露节气，高温预警还
是频频来袭，但一份新凉不觉间
总能扑面而来。照例有一份荷
香在市集上流动，找到那个卖花
的摊位，依然是“不卖莲蓬但卖
花”，莲蓬也有，点缀之。游人簇
拥着，捧着一束束回来，在进球
欢呼的一瞬间不自觉挥舞起来
——荷香与足球，原可如此交
融。盛夏到初秋，荷香依旧，“苏
超”也依旧，夜游江南渐入佳境。

人人尽说江南好，常来江
南，有一个契机更好，“你一句春
不晚”如是，“苏超”亦如是。跟
着“苏超”入江南，归根到底都是
简单纯粹的“快乐”两字。

周龙兴

荷香“苏超”，夜游江南

1978年暑假，我从南京海校回上海，下午一点的
火车。南京站的蝉鸣裹着热浪扑进车厢，人们正在陆
陆续续登车。忽见一对中年夫妇牵着两个穿碎花裙的
小女孩挤过人群，上得车来，他们的目光在乘客间逡
巡，好像是在找什么人。我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
装，胸前戴着五角星的毛主席像章和为人民服务的徽
章，坐在靠窗的位子。那对夫妇来到我座位旁，目光定
格在我胸前的徽章上。“小同志是到上海吗？”男人鬓角

沁着汗珠，用普通话问我。得到肯定答
复后，他们甚至没问我姓甚名谁，便把两
朵“小碎花”托到我身边，说让我把两个
孩子带到上海，到站后她们的舅舅会来
接。我爽快地答应了，就像答应一件十
分平常的小事。夫妇说声谢谢，孩子妈
关照孩子听叔叔话，然后两人就下车了。
那时小孩不用买票，一个大人可以

带两个小孩。两个孩子一个4岁，一个6岁。我把他们
安排坐在我位子上，大点的仰起头，辫梢红头绳在穿堂
风里飘摇，小手里攥着皱巴巴的橘子硬糖，甜甜地叫了
声叔叔，还要把糖给我吃。她们把小脑袋靠在我的军
装口袋上，一点也不怯生，好像我就是她们的叔叔。一
路上我给她们讲故事。对面坐着一个学生模样的姑
娘，也不时逗逗孩子，用英语问孩子叫什么名字，想不
到6岁的女孩竟然能用英语回答，说她叫小奇，妹妹叫
小松。途中，两个孩子还美美地睡了一觉。铁轨摇晃
出摇篮曲的节奏，她们放心地任蒸汽机车的白烟在睫
毛间织梦。时间过得很快，不觉间就到了上海站。我
一手牵一个，出得站来，人潮里突然炸开两声脆生生的
“舅舅！”一个戴眼镜穿中山装的男人快步跑过来，弯腰
接住扑来的两团温暖，抬头时我看见他镜片后的水光。
小小一件事，本不值一提，因为在当时这样的事太

平常了。那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宛如一枚无声的信
用徽章。两个素昧平生的生命托付，在绿皮火车的摇
晃中，构成了最生动的信任标本。这种看似平常的托
付背后，折射着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信任密码。写此
小文时，特地翻出我珍藏多年的徽章，拍了张照片。
现在上海虹桥火车站日均客流量33万人次，智能

监控系统每平方厘米的凝视，替代了当年军装上的五角
星。当我们怀念绿皮火车上的温暖托付时，不应止步于
怀旧。现代信任体系，是在法治框架下培育新的道德共
识，让制度保障与人性光辉交相辉映。信任从来不是非
此即彼的选择，而是社会文明演进中永续的建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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晌午的光线·德国小镇 速写 钱新明


